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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馆同文馆——浙江文化新新现象观察之二十三浙江文化新新现象观察之二十三
流芳流芳

《阿提卡之夜》的作者是奥卢
斯·革 利 乌 斯 (Aulus Gellius)。
遗憾的是，由于资料佚失，研究者
对他的生平知之甚少。从现有资
料中，可以知道他出生于公元
125 年，是古罗马帝国的文学家
和语法学家。

革利乌斯可能出生于罗马的
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并在那里
长大接受成人礼，随后在雅典接
受教育。他曾在罗马从事司法工
作，担任民事裁判员。工作时，革
利乌斯力求细致、广泛地阅读希
腊文、拉丁文著作，并向有关行家
求教。革利乌斯卒于公元 180
年，《阿提卡之夜》是其唯一的传
世之作。

据革利乌斯自述，《阿提卡之
夜》是他在阿提卡的漫漫长夜中
阅读各种书籍时所做的笔记。其
内容则是哲学、历史、文学、美学、
法学无所不包；天文地理、三教九
流、风土人情、文化娱乐、吃穿住
行无所不涉；散文杂记、传说典
故、诗词歌赋应有尽有，可谓是一
部地地道道的希腊罗马社会的百
科全书。

《阿提卡之夜》在西方文学史
与希腊罗马历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几乎全部有关西方古典学的
重要著作均对其有所提及或引
用。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里也
数处摘录了该书内容。值得一提
的是，古往今来许多法学家的著
作也对其大量引用，如黑格尔的

《法哲学原理》、耶林的《罗马法精
神》、弗卢梅的《德国民法总论》
等。鉴于该书在罗马法研究上的
重要价值，无论中国与外国的罗
马法学者，无不引用其内容。

《阿提卡之夜》《阿提卡之夜》

据中国译协提供的数据显
示，中国现有在聘的翻译专业人
员约 6 万人，然而现在我国每年
引进新书就达 1 万多种，3 万多
册，翻译完全跟不上市场需求。
另外一份统计数据显示，翻译已
成为了银发工程。在译协登记在
册的翻译家，平均年龄为 59 岁，
不少 90 多岁的老翻译家还躬耕
于埋头苦译的格子间里。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加速普
及，一批年轻的“局外人”正撑起翻
译界的另一片天空，网络译者正成
为炙手可热的掘金新贵之一。

2002年，20岁的韩斌第一次
从书店买到一本中文版的《哈利·
波特与魔法石》，从此就迷恋起那
个魔法世界来。与英国的“哈迷”
相比，他与哈利·波特的第一次亲
密接触晚了5年。

2007 年 7 月 21 日，作为资深
“哈迷”的他参与了中国网络上最
张扬的一次民间翻译行动，在《哈
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简称“哈
7”）英文版全球同步发行后的 9
天内，他所在的“霍格沃茨翻译学
校”就将700多页的“哈7”翻译成
了中文，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官
方中文版在3个月后才推出。

“霍格沃茨翻译学校”成立于
2005年，是一个独立的“哈迷”组
织，5位院长都是在校大学生，他
们当年组织过一次“哈 6”的网
译，但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力。

“哈 7”的翻译者都是从哈利·波
特的“粉丝”中招募的，主力是大
学生，还有不少高中生。一个 15
岁的男生叫德里克（Derek），他虽
然顺利通过了考核，但因为词汇
量少，翻译起来很吃力，但他不肯
放弃，白天念书，晚上溜到网吧赶
进度，熬夜翻译到凌晨 4 点。他
们的翻译和讨论完全在网络上进
行，QQ、MSN闪成一片。“跟一大
群与你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
非常默契地讨论一些问题，那种
归属感，被认同的感觉，非常美
妙”，韩斌这样说道。

著名英文杂志《经济学家》在
网上也拥有一批自由译者，他们每
隔两周定期将《经济学家》翻译成
中文，供人免费阅读。这个翻译小
组有100多名译者，一个很松散的
组织，基本上没有新闻经验，但他
们有严格的选拔制度，定期开选题
会，翻译、校对、排版、发布都有专
人负责，连买服务器的钱都是大家
一起凑份子出的。他们所做的一
切，只因为这本杂志的见解与格
调，让他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世
界。他们说：“网络正在从一个社
交网络平台转变成一个社会生产
平台。这样一个自我组织和共同
创造知识的模式用于翻译，对于当
下的时代，也许是最自然不过了”。

“现在很多人说，年轻人的翻
译水平跟不上，不放心让他们担
当有难度的经典作品，其实这种
说法是不公平的。”法语翻译家、
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生导师许
钧指出，“傅雷当年开始翻译时也
只不过 19 岁。很多赫赫有名的
老一辈翻译家都是从中学就开始
翻译了，这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
程，世人不能老拿老一辈成熟后
的高度去要求现在的年轻人。”在
许钧看来，现在的年轻译者在准
确性上并不低于过去。中国在文
学翻译方面剽窃、抄译的时代终
究会成为过去，就像大浪淘沙一
样，最后总会回到正轨上来。所以
要用一种发展的眼光，“相信我们
这个时代也一定能出现朱生豪、袁
可嘉这样的大家。他们极有可能
产生于趴在网上那些人中间。因
为文学翻译始终要喜欢才行，网上
那些人已经做到了不为钱而翻译，
他们是出于真心喜爱”。

据悉，目前全球最大的在线
翻译站 WorldPoint，已汇聚了大
约 6000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络
自由翻译家。他们已在网上发出

“要用当代人更接受的不隔膜的
语言，重新翻译文学经典”的“宣
言”。对这么一群把翻译“集中在
传递价值上”的年轻人来说，翻译
界真不能将他们视作“局外人”。

本报记者 徐齐 整理

网络翻译
另一片天空

在虞争鸣学习拉丁语两年
后，学以致用的机会出现了。
2011 年 5 月，QQ 群友周维明在

“西方古典语言自学群”里鼓动
大家一起翻译《阿提卡之夜》，并
率先译出序言，贴于豆瓣。

法学专业出身的周维明告
诉群友们，《阿提卡之夜》在学术
上、尤其是罗马法的研究上有着
重要的价值。而且中国属于大
陆法系，大陆法系又发源自古罗
马法律体系。因此，如能将该书
翻译成中文，对中国的法学界而
言，又多了一本研究大陆法系的

“重量级”译作。
想到能将所学语言派上用

场，虞争鸣率先积极响应。最
终，周维明、虞争鸣、吴挺、归伶
昌四位群友结成了线上“译者同
盟”：大家把该书的章节作了分
工，分头开始翻译，碰到问题就
上线讨论。

虞争鸣感慨，相比群里的一
些“语言怪才”，自己的语言天赋
算极普通的。就年龄而言，他是
四位译者中唯一的“老头子”，其
他三人都是二三十岁的年纪。

“比如周维明，他目前在中
国社科院攻读法学博士，但自学
了包括古希腊语、拉丁文、古埃
及语在内 7 门外语，且学习速度
极快。”此外，吴挺是惠州的一
名建筑设计师；归伶昌年纪最
小，尚在德国攻读哲学硕士。

“读者们在乎的是译作的质
量如何。他们不会在乎译者在
翻译中花了多少时间，查阅了多
少资料。”就凭这一点，虞争鸣
找到了他在翻译中的优势：时间
和耐心。

他们收集到《阿提卡之夜》
的各种权威拉丁文版本和英、

法、德多种译本。每翻译一句
话，都要先看懂原文，理解和表
述没把握的地方，还要参考其他
各种译本。由于此前没有法语
和德语基础，虞争鸣一边翻译，
一边自学这些外语。由于词汇
量不够，经常需要频繁地反复翻
查词典。

此外，《阿提卡之夜》中常出
现大段的古希腊文。为了避免
因转译而造成偏差，虞争鸣又同
时开始学习古希腊语。如此严
谨的翻译态度，加上对译文的反
复斟酌，他每天花 3 小时翻译，
也经常只能翻上两三句话。

因为大家都是业余翻译，忙
闲不一、速度各异，分工也视个
人进度及时调整。虞争鸣的时
间较多，分到的翻译量就比其他
人更多些，并且还承担起每卷

“译者注”部分材料的收集和编
写。2012 年 12 月，他们完成了
前5卷的翻译和注释。

“一个学者朋友曾提醒我，
50 岁 以 上 学 习 外 语 是 错 误
的。”虞争鸣说，他不怕做“傻
事”，因为人总要找些事做，而且
翻译有翻译的乐趣。“有时会灵
光乍现，妙语偶得，翻译完那句
便特别高兴。”

现在，除翻译外，虞争鸣每
天花上数小时学习法语、德语、
古希腊语 3 门外语，通过词汇学
习软件，每天记忆几百个单词。
即使有时候，“遗忘的速度甚至
超越了记忆的速度”，虞争鸣也
不气馁，顾自坚持。

“我想，60 岁前应该能解决
语言问题，至少把查阅字典减少
到合理的程度。”虞争鸣笑说，
或许，他翻译的“黄金期”将从
60岁开始。

3小时译上两句话

五旬温商自学五旬温商自学44门外语翻译拉丁文原著门外语翻译拉丁文原著——

《《阿提卡之夜阿提卡之夜》》有了中译本有了中译本

本报记者 徐齐本报记者 徐齐

近日，由周维明、虞争鸣、吴挺、归伶昌 4 人翻译的拉丁文原
著《阿提卡之夜（1 至 5 卷）》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填补了该书
在我国没有中文译本的空白。《阿提卡之夜》在西方文学史与希
腊罗马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几乎全部有关西方古典学的重要
著作均对其有所提及或引用。

值得关注的是，该书的四位译者都是“业余选手”。其中的
一位，是 57 岁的温州商人，该书前五卷约 40%的篇幅由他翻译
完成。他 5 年前自学拉丁语，为了翻译好《阿提卡之夜》，他一
边翻译，一边又自学了古希腊语、法语、德语。他是温州民间译
者虞争鸣。

“这套书一共 20 卷，现在才出
版了 5 卷，报道合适吗？”眼前的虞
争鸣，说话不快，但时常口出妙语；
表情温和而诚恳，看起来更像一名
涵养深厚的学者，而非商人。面对
采访，虞争鸣一度婉拒，理由是“事
情没做完，不好拿出去讲吧”。

有着 20 多年从商经历的虞争
鸣长期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尤爱文
学和历史。2005 年，他读完了罗
伯特·哈里斯的小说《庞培城》。“那
本书让我突然发现，自己有个很大
的知识盲点。《庞培城》中对古罗马
文明的叙述在不少西方人看来只
是一些通识罢了，而我对此却几乎
一无所知。”自那以后，虞争鸣开
始关注古罗马史，后来又由古罗马
史延伸至古希腊史。

身为英语和文学的爱好者，虞
争鸣试着在业余时间翻译起《庞培
城》。没想，翻译到一半，国内就有
出版社出版了它的中译本。虞争
鸣转而翻译哈里斯的另一本小说

《最高权力》。结果，也是译到一
半，发现又有人“抢了先”。

“译了不少东西未能出版，我
很淡然，权做消遣和练习。而且，
参照起来看，更能发现自己的不
足，还需学习。”虞争鸣笑说，当年
这样的“翻译练习”加起来，大约有
10 多万字。现在看来，那些“翻译
练习”的另一层意义在于，让虞争
鸣认清了国内并不乏英语著作翻
译者的现实。

2009 年，受外部经济环境影
响，虞争鸣从事的外贸生意变得越
来越难做。“企业如能做好做大，也
是造福社会，没有兴趣也可以坚
持。如果不是你的兴趣所在，同时
又做不大，我认为就不该为了钱而
为难自己，尤其是衣食无忧的情况
下。”那一年，虞争鸣结束了大部
分业务，只保留了少量合伙生意。

那年，虞争鸣 52 岁，他开始安
排自己退出商界后的老年生活。
一天，他徜徉在杭州的枫林晚书
店，偶然瞥见书架上的一本《韦洛

克拉丁语教程》。虞争鸣眼前一
亮：“何不学习拉丁语，以便直接阅
读古罗马原著？”

网上一番搜觅后，虞争鸣得知
浙江大学正要开一期拉丁语古典
学和中世纪文化暑期研究班。那
年暑假，他每周从温州开车到杭州
上课，白天学习拉丁语基本知识，
下午研读荷马史诗《奥德赛》，忙得
不亦乐乎。

同时，他在网上找到了冷门语
爱好者的“大本营”。虞争鸣加入
了一个名为“西方古典语言自学
群”的 QQ 群，此群的成员大多是
拉丁语、古希腊语、梵语等西方古
典语言的爱好者。

学以致用。虞争鸣学习拉丁
语的目的非常明确——学好拉丁
文，在自己接下的岁月里持续地阅
读和翻译古罗马时期的著作，“既
充实自己的老年生活，又能为学界
做些力所能及的基础工作。”

当记者问及为什么选择翻译
古典时期作品时，虞争鸣说：“我们
现在很多人爱提‘国学热’，希望回
溯和复兴我们老祖宗的思想，古为
今用，这自然没错。但我们今天生
活在西方文明所造就的现代社会
之中，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巨大，这
是避不开的现实。现代文明的根
就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文明。
如果说，一个人不了解儒家和道家
思想则愧为中国人的话，那么，一
个人若不了解西方古代思想，是不
是就愧为现代人？”

然而，身边一些朋友并不看好
他的选择，认为翻译是个“很吃力
的活”，而且“吃力不讨好”，因为

“翻译得再好也似乎算不上创作”。
“现在书店里书很多，但是好

书不多，如果我勉为其难地也写本
什么书，就算能够出版，也只是为
书店增加一点垃圾而已。人生苦
短，为什么不去做点更有益的事？
如果能将人类文明中的精神瑰宝
介绍几种给中国读者，不是更有意
义吗？”虞争鸣淡定地说。

52岁始学拉丁语

“我现在的时间分成几块：
帮子女带外孙、做公益、学习和
翻译，偶尔处理一下企业的事
务。”除热衷学习和翻译，虞争
鸣还尤其热衷公益事业，是温州

“仁心公益”组织的会长。
“仁心公益”的骨干成员均

是温州英语名师周任辛先生生
前的学生们。虞争鸣的英语功
底，也是在师从任辛先生的 20
多年间打下的。

下海经商之前，虞争鸣是
一个科技单位的工程师，但是
外语和文史一直是他的业余
爱好。年轻时曾数次获得韩
素音青年翻译奖的不同奖项，
文字翻译的情结似乎可以追
溯到那段时间。

“我的人生态度受恩师周
任辛先生的影响很大。”虞争
鸣说，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起，
周任辛先生在温州义务开班
教授英语，受惠者数以千计。
闲暇时间里，周先生则忙于看
书、翻译直到终年，是著名的

《先 知 三 部 曲》的 主 要 译 者 。
他一生清贫但助人为乐，将读
书学习视为最高境界。

“记得 1995 年我下海经商
时，先生再三告诫，赚到钱要回
来做学问。”虞争鸣说，今年正
值先生去世十年，希望这本译作
的出版，能让先生在天之灵，稍
感慰藉。

“年纪越来越大了，为什么
不像其他老年人那样休闲地过
日子呢？比如去养身、锻炼、旅
游之类的？”记者问。

“我的一个亲戚，每天花四
个小时锻炼，这是他的必修课。
对我来说，我不希望为了活着而
活着。我希望，只要我还活着，
就利用有限的寿命，做点娱己而
且利人的事情。”虞争鸣笑说：

“况且，翻译可以动脑，还可以防
止老年痴呆呢！”

目前，虞争鸣和他的伙伴
们正在翻译《阿提卡之夜》的第
10 卷，预计两年内将译完整套
著作。

赚到钱用来做学问

■ 新闻链接

虞争鸣近影。 魏一晓 摄

虞争鸣在翻译

。

虞争鸣在翻译

。


